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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片室

和同桌争执后
他竟然陷入了抑郁

去年，国家卫健委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

服务工作方案》，青少年被列入抑郁防治四类重点

人群，提出要加大干预。

浙江省康复医疗中心（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

三医院滨江院区）精神卫生科主任裴双义从业 20

多年，根据他的临床经验，“大概5年前开始，青少

年抑郁症患者这个群体明显增多，几乎翻番。”

如果只看成绩单，薛俊绝对是优秀的，他的总

成绩能考到全市前10名以内。但薛俊发病，恰恰

是因为成绩。

他一直对自己不满意，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一

个科目是特别突出的。他定义的“突出”是，单科

考到全市前三名以内。

这种“想而不得”让薛俊产生了严重的认知偏

差，再而自我否定。

到浙江康复中心心理健康门诊住院治疗前，

薛俊有严重的睡眠问题，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其

他时间都在疯狂学习。

之后，他开始厌学，不想读书，觉得前途无望，

生无可恋。幸好，父母发现得及时，将他送医治

疗。

齐一仲生病的导火索在很多人看来，也有些不

可思议。他成绩在年级前10名以内。一次考试之

后，他和同桌起了口角，对方攻击他：“你考试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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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高中的薛俊（化名）给家人写

了一封自我否定的信，他说自己很差

劲，什么都做不好。

高三男生齐一仲（化名）试过极端方式，

他害怕去学校，原因是和一位同学发生过争

吵。

薛俊和齐一仲都就读于省内被认为

是第一梯队的中学，两人也都是别人

眼里的学霸，而这两位男孩也都生

病了：重度抑郁症。

每天只睡4小时，其余时间疯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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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男生仍自我否定：我很差劲
齐一仲很愤怒，嚎啕大哭。

从那之后，他看到同桌就恐惧，晚上失眠，

幻听，耳朵边都是同桌的谩骂声。

事情发生后，老师找两人谈话，同桌道歉，

还调整了座位。但齐一仲的症状却没有缓解，

他在班级里甚至不敢回头看曾经的同桌，总觉

得对方在盯着他看。

非A即B
不是自由选择

所有的诱因都不是根本原因，像对所有青

少年抑郁症患者的治疗一样，裴双义复盘了薛

俊的亲子关系和成长环境：他的爸爸是一位老

师，还做过中学校长，从小对儿子的要求就很

严格，尤其关注他的学业。

薛俊从小就被灌输一种理念：学业有成是

唯一的出路。

“这个孩子共情能力比较差，对周围的人

和事都比较冷，他内心其实很孤独。”裴双义

说，进入高中后，薛俊每天有一个小时可以玩

手机，这是他一天中最快乐和放松的时候。

相对来说，齐一仲的家庭环境似乎要宽松

一些，父母经营一个小店铺，并没怎么苛求他

的学习，一直是他自我管理。

心理治疗时，齐一仲对他的主管医生曹新

毅说：爸妈非常看重我的成绩，所以我一直觉

得成绩一定要优秀，不能有闪失。

得到这个反馈时，齐一仲的父母有些诧

异，他们觉得平时并没有对儿子提过什么高要

求。

“孩子说：从小到大，我考得好，他们就开

心，考不好，他们就会骂我几句。”曹新毅说，听

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这甚至是多数父母

的一种正常反应，“实际上，潜移默化中，孩子

因此自己会形成一种认知上的闭环：我只能成

绩好。并自我加压。”

这也是很多父母在孩子确诊抑郁后，觉得

不可思议的原因：我们也没给他压力啊，或者，

我们其实很尊重他，让他自己选择。

“那些非 A 即 B 的所谓自由选择，其实是

个伪命题，也许孩子想选C。”裴双义举了一个

例子，多数确诊抑郁症的孩子似乎没什么兴趣

爱好，“他们有特长，这些是从小父母让他们去

学的，但很少是自己真正的爱好。”

妈妈照料事无巨细
儿子这种能力便减弱了

“现在的家长基本不会粗暴地打骂孩子，

有些甚至很关注孩子，注意陪伴，但不恰当地

过分关注反而给孩子造成沉重的压力。还有

另外一个后果，就是让孩子丧失了自我处理矛

盾的能力，抗打击能力也减弱。”裴双义说。

读大二的武迪（化名），妈妈是全职妈妈，

对儿子的照料很细致，陪伴也从未缺失过。从

小到大，武迪的朋友、老师、同学，妈妈都会主

动去结识，他遇到什么问题，妈妈也会介入、出

谋划策。

考上大学后，有一次上课，武迪没有做好

笔记，向同班的两位女孩借，对方可能心情不

太好，很冲地回他：你自己想办法。

因为这一句话，武迪崩溃了，他觉得自己

被孤立和针对，很委屈，又无法解决，冲到楼

顶，嚎啕大哭。之后，他像齐一仲一样，恐惧、

厌学，确诊抑郁症。

“我们在治疗患有抑郁症的孩子的同时，

会花大量时间为家长做治疗。”裴双义解释，问

题暴露在孩子身上，根源却在家庭里。

前段时间，读初三的婷婷（化名）在历经 3

个多月的治疗后，刚刚出院复学。

婷婷是在出现抑郁症状两三个月后，被父

母带到医院的。在此之前，她上课走神、乏力，

对什么都没兴趣，成绩从全校 50 名以内滑落

到两三百名之外。

婷婷的爸爸在执法部门工作，对女儿喜欢

说教。比如，婷婷上学迟到、做作业拖沓，他上

来就是一堆大道理：你要好好学习才有更好的

未来，才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

“这些道理其实孩子都懂，一点小事上纲

上线，孩子自然反感，她冷暴力回应。爸爸更

加生气，踢翻过桌椅，砸过东西。”裴双义说，女

孩的妈妈反对老公的教育方式，夫妻之间时常

争吵，女儿又觉得，他们可能随时会离婚⋯⋯

“我们的治疗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环是让爸爸改

变和女儿的相处方式，学会倾听，多让女儿说，

他少说。”

对家长来说，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改变行

为习惯本就是件难事。

“为了女儿，这位爸爸很配合，也用了两个多

月的时间，中间也有反复，但最终是有进步的。”

爸爸大哭：
我也顶不住了

在临床诊断中，裴双义认为患有抑郁症的

青少年，80%左右根源都在家庭。但他从来不

当着孩子的面，评论父母的问题，“不能让孩子

对父母丧失信心。”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见过太多父母的失

控，一位爸爸对着女儿嚎啕大哭：爸爸也顶不

住了；他也见过，面对父母，孩子们有多不耐烦

或者冷漠。

但是，裴双义也常对家长们说，所有的结

果都能追根溯源。“孩子拒绝和你沟通时，回想

下，是不是他曾经想

和你沟通，但被无

视了。送到我们

这 里 来 的 患 者 ，

八成以上是被学校

发现异常的。”

这个心理康复区病

房里，患者们进进出出：齐

一仲出院时还没痊愈，爸妈

说让他先休学；薛俊治疗

半年后，复学了，边读书

边治疗；婷婷似乎是完

全恢复了，她说重新

找到了生活的

动力⋯⋯


